[image: image1.png]B =& A £5



[image: image2.jpg]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png]


[image: image5.png]


[image: image6.jpg]PEEEREBENRS

Folun Gong Callsfor Investigationinto China'sLabor Camps




[image: image7.jpg]


[image: image8.jpg]FaTIET SRS K EEEEELEART PO B ERES 1998101



[image: image9.jpg]


[image: image10.jpg]


[image: image11.jpg]


[image: image12.png]


 

 

 


中国江西版   第200期   2010年1月19日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最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的报告震惊了世界。在这篇不长的报告里，有许多珍贵的真实信息。诸如摘取器官时不打麻药、过程中的现场教学、执行者的残忍，以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等。本文探讨的是摘取该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来源。


就这一案例来讲，是谁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呢？报告中没有谈及，但根据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运行机制和目击者所描述的情境推断，找出真正的幕后元凶并不难。


目击者说，“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来的人员，一个是指派部门。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了。大家知道，军队和公安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公安的领导指派不了军队里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公安厅的某办公室能派来军医呢？显然，这中间有一个协调或者说是统筹的部门。


就辽宁省而言，公安厅是一个执法部门，它归属于辽宁省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不具备调动军队人员的权力，就更不要说公安厅了。公安厅指派军医来，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现有中共政治体制的机构才能协调运行。这个机构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就已经建立了，那就是中共的“六一零办公室”。


迫害十年来，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和判刑，无一例外都是各地“六一零”内定好了的。虽说大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和法院先拿出意见，但最终都是要经过“六一零”核准的。一旦“六一零”内定好的案件，无一例外都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审判，公开也好，秘密也好，都是一样的走形式。当然，地方“六一零”不具备将人内定处死的权限，但省级“六一零”的权限就大得多了。在最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中共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因不报姓名而被中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也大都由中共的军队所接管。而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中共中央“六一零”有此权限，何况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正任中共的军委主席。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是在中共的所有部门同时开展的，而负责协调和统筹迫害的正是这个非法的“六一零”办公室，它超越于中共的党政军系统而存在。中共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政策都是通过“六一零”这个独立部门传达下去的。


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器官摘取，这个指令可不是地方“六一零”所能决定得了的。特别是要将摘取器官者的器官用于移植，或作教学实验，以至于需要军队的军医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恐怕也只有相当级别的“六一零”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摘取这个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不是公安厅下达的，也不是军队下达的，而是辽宁省的“六一零办公室”。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来。


目击证人说，在军医的手术刀拉开法轮功学员的胸腔时，“她就嗷地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


在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军医来摘取器官前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被摘取器官的人的真实状况，所以，当她大叫一声，并很清楚地说出理智的话语的时候，这两个军医“犹豫了一下”，并且“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军医这时已经明白他们要摘取的对象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军医来“执行”任务前，多半是不知内情的，顶多也只是被笼统地告知，那是个走火入魔的“×教”徒，或一个神智不清已没什么价值的精神病人，利用她的器官为社会造福之类的说辞。他们的“犹豫”和等待领导点头表态的过程，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军人和公安是如何在“六一零”的统一掌控下，协调地配合着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


那个“点了一个头”的领导，可能是公安厅的，也可能不是，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这名法轮功学员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的指令他是清楚的。当然，他也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他只是负责此案的执行，他完全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由直接目击者讲述了具体的摘取过程。世人只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辉煌成果，却不知那一个个器官后面极其悲惨凄绝的故事。而这一切罪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并且进行地是那样的旁若无人、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中共有一个超越现有党政军系统的“六一零办公室”。在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下，中共实质上早已把法轮功学员丢弃在器官移植的手术刀之下了。





摘取她器官的指令来自哪里？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称，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器官移植。大量证据指向，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纪元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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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们人手一份法轮功传单与酋长交谈














毛利最大部落酋长：我150%地支持法轮功





唐代，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


李畲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有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量时不刮平斗斛，自然就多出来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回答说：“御史用车不付钱。”


李母生气了。她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畲。


李畲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事据《新唐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的坏事，是大恶的根源。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要在大堤之上，发现蚁穴，要从纷繁世事中，杜绝小恶，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了。


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量米不刮平量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在现实生活中，中共的官员不就是从吃公款，坐公车，公私不分，进而把千万、亿万的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攫取到自己名下的吗？


社会腐败现象令人忧虑。从理论上说，如果人人都能像李母和她的儿子李畲那样，不放纵小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社会就会变得好一些。可惜的是，中共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对古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不能理解了。（文/陆真）








新西兰海拔一百九十八公尺的伊甸山，是奥克兰市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顶可一览奥克兰全貌与壮阔海景，是重要景区之一，也是阿卡若纳酋长的部落区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日，新西兰最大的毛利联合部落酋长，七十七岁的亚马托•阿卡若纳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在两名友人的陪同下登上山顶。


他认真地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就其中的有关问题与法轮功学员和身边的朋友交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我的部落百分之一百地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支持法轮功。”


“我看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


当酋长得知去年十二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敢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


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游客。人们一到山顶，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了声援法轮大法，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国大陆的游客们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其中三人当即退党。





历史故事


樊长救人救己





（明慧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省延吉市大法弟子李龙吉，男，三十四岁，朝鲜族，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被延吉市国保大队恶警绑架，经历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至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延吉市看守所。李龙吉七十七岁的老父亲，为营救儿子，四处奔波，却状告无门，终于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二日含冤离世。


李龙吉的七十二岁老母亲悲愤地哭诉：“我儿子很孝顺，上班时每个月仅挣七百元工资，连自己的日常开销都不够，还给我们零花钱。他父亲身体很健康，根本没有病，都是因为儿子被抓的事很伤心，才会病倒去世了。他父亲死时身上攒了一百多块钱，那是准备给李龙吉娶媳妇用的。老头把平时给他的零用钱都一分一分地攒起来，连他最爱喝的酒都舍不得买，甚至连我碰一下都不让，就是想给这唯一仅剩的儿子娶个媳妇。他很牵挂儿子，临死前很想见儿子，却没有见到，所以死了连眼睛都没有闭上。”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李龙吉的年迈双亲，七十七岁的老父和七十二岁的老母辗转得到儿子因炼法轮功做好人而被抓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地从乡下赶到延吉市，奔波在延吉市国保大队、延吉市检察院和延吉市看守所间，希望他们能放了自己善良的儿子。但是老人的心愿不但没达到，还受到了延吉市公安局警察的百般羞辱。


当两位老人第一次到延吉市公安局八楼的国保大队时，国保大队警察轻飘飘地用“李龙吉案子已经送到检察院，与我们无关”为借口，将老人支走。


老人又来到九楼的市“六一零”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质问他们李龙吉炼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错？为什么抓他？并要求释放李龙吉。里面的警察凶巴巴地说：“人这里没有，我们不知道。”


老人第二次来公安局，刚到门口就被门卫警察拦住，不让进。当老人跟他们解释想进去时，一名很胖的朝鲜族女警察竟然用脚踢李龙吉的母亲，嘴里还破口大骂：“滚！”后来一位好心的警察了解了情况后，才让两位老人进了门。可是所有国保大队和“六一零”的负责人一听说两位老人又来了，都躲了起来，不敢出来面对老人。李龙吉的老父亲悲愤地拍着每扇紧关的门喊着：“龙吉呀！爸爸来了，你开门出来呀！”


在以后的几次奔走中，两位年迈的老人听到的都是警察的斥责、谩骂和搪塞。面对世态炎凉，李龙吉七十七岁的老父蹲在延吉市国保大队的地上放声痛哭，阵阵哭声令人心酸不已。


李龙吉被绑架时，穿的衣服单薄，时至寒冬，俩老买了衣物食品来到延吉市看守所，希望警察能拿给儿子。可是他们没想到，就连这唯一一点权利都被剥夺了。七十七岁的老父再也受不了了，悲愤交加，回家后不吃不喝，一病不起，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二日离开了人世，牵挂儿子的老人走时，连眼睛都没有闭上。李龙吉母亲悲愤的哭声令邻里不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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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龙吉母亲手捧老伴的遗照





儿子做好人被抓　老父状告无门含冤离世





中国大陆新闻简讯








杏林漫步：吴越王钱镠治目疾








 明　慧　周　报   江西版  第4版      第200期    2010年1月19日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南方的吴越国国王钱镠在晚年时，一只眼睛失明了，遍访吴越国境内的医生也没治好。当时听说北方中原的后唐王朝有一位胡姓太医能治该病，就派人去请。当时石敬瑭还没有做皇帝，但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接到钱镠的请求后就派这位胡太医走海路到达吴越国，为钱镠治眼病。


胡太医仔细看过钱镠的病后，对钱镠说：您的眼疾如果不治的话，你可以多活六、七年，但如果一定要治疗的话，我可以为你治好，使您的那只眼睛复明，但这样做就会减损你的福报。钱镠听后说：我不愿去世时依然是个独眼龙，你就尽管治吧，治好了我有重赏。


于是胡太医就为钱镠治病，使其复明。钱镠大喜，重重赏他价值五万缗的金、帛及各种宝物（注：一缗等于一千文钱），并派人用船将他送回后唐。当胡太医返回后唐首都洛阳后，钱镠就寿终去世了。（资料来源：《杨文公谈苑》）


这个故事中，真正使人惊奇的不是太医治好了钱镠的病，而是太医看到了钱镠的病如果不治，那他将会多活数年，如果治好了病则会减损福报，反而折寿。其实，从佛家理论也可以看出，人受苦是可以偿还人的罪业的，而过分地享福则会消耗人的福报。古代的许多中医是有特异功能的，能接触到另外的空间，看到那儿的真相，古代的中医真的是很神奇呀！（文/感恩）








【明慧网】文／江西九江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七日，我丈夫开汽车，我坐在副驾驶位上，车上还坐了其他五位朋友。


当车行到通远上坡的顶端，突然车翻了。车上所有的人都齐声说：完了！完了。待车稳住后，大家从车里爬出来。我和其他五个人都没事，只有我丈夫的手被玻璃划了一个口子。真是有惊无险。其中一个朋友说：“今天我们这些人中肯定有人洪福大，是洪福保佑了我们。我们今天是捡了条命。如果今天这车向前、向后滑坡，或向左，就完了。只有向右靠山是平安的。恰好我们的车正好是向右靠山侧翻。”


听这个朋友说这些话，我想起母亲送给我的法轮功护身符，我的车钥匙上扣了一个护身符，家里镜子上边也扣了一个护身符。我当时想，肯定是这两个护身符保佑了我们，我要谢谢大法师父。


另一次，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我开车送五人去九江，车子行到青年路十字路口，突然从我的左面飞驶来了一辆大货车，我躲闪不及，只听到一声，两车相撞了。


当时路上的人都惊呆了：这肯定完了，这个司机的命保不住了。因为我的车被大卡车撞得严重变形，我被夹在小车里不能动。就在这时来往司机和路人都来看热闹和帮忙，消防队和交警都来全力施救，想把我从夹缝里弄出来，但因我的车子严重变形，我被夹在车里根本动不了。


突然间我想起母亲的叮嘱，在危难时要诚心背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保平安。就这样一想，立即我的身子松动了，我被救出来了。当时就有人说我的腿骨一定夹断了，后来把我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擦破了点皮，没什么大事。


这次我又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事后我儿子问


我，“妈妈，你知道你为什么平安无事吗？是法轮大法


保佑了你。”我儿子从小在我 母亲身边带大，我母亲是法轮大法弟子。                                              


在这里我要感谢法轮大法师父，也要感谢我的母亲经常叮嘱我。因为如果不是母亲经常叮嘱、送给我护身符，如果法轮大法不保佑我两次车祸都平安无恙，说不定我就没命了或者是残废了。


在这里，我要奉劝所有的朋友：要支持法轮大法，更要相信法轮大法。我以前不大相信，通过这两次神奇的汽车事故，我彻底相信了。














我姐姐是江西大余县樟斗乡农妇，五十多岁，没有文化，连拨电话都不会。我住在南昌，总是我打电话给她。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我打电话给姐姐，发现她的声音有气无力，我问她怎么了，姐姐告诉我她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脑袋疼得要命，整个人头抬不起来，生活不能自理，看医生也没用，查不出来是什么病。 


我在电话里对姐姐说：“姐姐，我教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要诚心敬念，身体就会好。”姐姐知道我炼法轮功，身体由很糟糕变得非常健康了，相信我，就答应了。我在电话里教了姐姐三遍，又叫姐姐重复了一遍，见她记住了，才放心的挂了电话。 


过了二十天，我又打电话给姐姐，发现姐姐的声音完全恢复了正常，她用乡村的形象语言高兴的说：“我的病像抓在手上抛掉了一样，今年因为病，早稻没种，现在我种了一点中稻。现在我到哪里都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零零六年新年后，我回赣南老家，


遇到一个乡邻老太太，她惊奇地对我说：


“去年冬天你姐姐低了头了（指头抬不


起来），她儿子带她到处看病，我还以


为她不行了。今年过了年来，怎么这么


健康了？人更白了，更胖了。” 








古风悠悠：李母教子





湖北某县看守所一个警察在与他的朋友谈话时说到：“如今的世道黑暗污浊，只有法轮功是一片净土。”


朋友问他何来如此感慨。


他说：关进看守所的吸毒者、抢劫犯等社会渣滓，一进来就是暴力相向，武力征服，抢地盘，争当牢头。为的是不被其他犯人欺负，并更凶地去欺负、敲诈、毒打其他犯人。只有法轮功的人，不欺负别人，还把自己仅有的吃、穿、生活用品送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犯人，用他们的善良感化着身边的每一个犯人，不少犯人都变好了。法轮功人即使身陷牢笼，心里装的还是别人。他们真了不起！


朋友说：“连你也被法轮功的人感动了，看来法轮功是真厉害！真的了不起！”





清朝雍正初年，直隶献县有个捕役叫樊长，一次奉命和同伴一起去捕捉一位大盗，大盗跳墙逃跑了，于是，他们将大盗的妻子带回县衙讯问。路上住店时，半夜同伴摸进那妇人房中，欲行不轨，妇人害怕皮肉受苦，只好忍气吞声由他摆布。这时，樊长突然冲了进来，大声说：“谁家没有妇女？你要是再敢动她一下，我马上报官。”同伴只好悻悻作罢。


雍正四年七月，樊长的女儿出嫁，当夜几个强盗闯进新郎家抢劫财物，一个强盗见新娘子容貌清秀，想要羞辱她。这时，另有一个强盗闯了进来，将他呵斥住了。第二天，新郎家把这事告诉了樊长，樊长惊讶得舌头翘起半天落不下来。（资料来源：《如是我闻》）








看守所警察的感慨











南昌大法弟子罗辉被非法抄家


江西省南昌大法弟子罗辉于2009年12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在老年大学旁等公交车，被一大约年龄35－36岁左右，身高1米75，脸白净，一付伪装的笑脸的恶人发现并抢走印有“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字样的年历，同时打电话叫南昌市墩子圹派出所来人带走罗辉。


当天下午，罗辉学校保卫处和蛟桥派出所将罗辉带回到罗辉住所，违法入室，强行将罗辉大法书及真相小册子等等一抢而光。


常桂云被吉林女子监狱迫害脱相


吉林省蛟河市五十九岁的大法弟子常桂云，被吉林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得脱相了。原本健康的常桂云现在已是满头白发，牙齿几乎掉光，嘴斜眼歪，身体消瘦，说话口齿不清，行动不便。在监狱中，常桂云被强制每天看谎言录像、所谓的“学习材料”，“谈认识”，被迫反复写体会，写不完就不让睡觉。


被非法关押在武陵监狱的大法弟子拒绝做奴工


近期一些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常德武陵监狱的大法弟子抵制迫害，不参加任何强制劳动，并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此前，武陵监狱的许多警察收到了邮寄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对他们触动很大。


牡丹江一公安恶警遭恶报死亡


刁中华，男，现年五十三岁，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分局八五七农场公安分局教导员，主管迫害法轮功。他在公安局期间（包括在云山等地）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刁中华在家看电视，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家人急忙把他送往朝阳医院。医院诊断为脑出血，连夜十点多钟送往牡农管分局中心医院抢救，但无效，于三十日凌晨死亡。

















